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蒙回前总批：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

情至理中写来，齐谐莫能载也。】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

静，只有丫鬟婆子诸内壸近人在窗外听候。 

  平儿进入厅中，他姊妹三人正议论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

他家花园中事故。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说道：“我想的事

不为别的，因想着我们一月有二两月银外，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前儿又有人

回，要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每人又是二两。这又同才刚学里的八两一

样，重重叠叠，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

个？”平儿笑道：“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是该有分

例。每月买办买了，令女人们各房交与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

了，没有一个我们天天各人拿钱找人买头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头买办

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们的。姑娘们的每月这二两，原不是为买

这些的，原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闲，姑娘们偶然一时

可巧要几个钱使，省得找人去。这原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可知这个钱并不

是买这个才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们的姊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

东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迟些日子，就是买的不是

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

了。脱空是没有的，也不敢，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

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得现买。就用这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

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儿子买了来才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样



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不要的，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

我们？”平儿笑道：“买办买的是那样的，他买了好的来，买办岂肯和他善

开交，又说他使坏心要夺这买办了。所以他们也只得如此，宁可得罪了里

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姑娘们只能可使奶妈妈们，他们也就不敢闲

话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

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

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

笑道： “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

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

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

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

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

“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

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

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

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

场，处运筹之界者，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

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

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

敏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庚辰双行夹批：反点

题，文法中又一变体也。】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

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

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三人只是取笑之谈，说了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庚辰双行夹批：作



者又用金蝉脱壳之法。】探春因又接说道：“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

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

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

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

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

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

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

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

人等的工费。将此有馀，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

画，听如此说一则，便点一回头，说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

矣！”李纨笑道：“好主意。这果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第一有人

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

了。” 平儿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

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

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

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

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奶奶才短想不到，也并没有三

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你就有一套话进去；总

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这会子又

是因姑娘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

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

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他这远愁近虑，不亢不卑。他奶奶便

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变和了。”探

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

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便生了气。谁知他来了，避猫鼠儿似的站了半日，



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

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

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

人。”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李纨等见他说的恳切，又想他素日

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

劝道：“趁今日清净，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

又提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平儿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谁好，竟

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这里搜

剔小遗，已经不当，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蛊多

妒的，我也不肯，倒象抓他乖一般。岂可不商议了行。”平儿笑道：“既这

样，我去告诉一声。” 说著去了，半日方回来，笑说：“我说是白走一趟，

这样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

定了几个。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与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

意，也有说： “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

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一年这些

顽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探春才要说话，

人回：“大夫来了，进园瞧姑娘。”众婆子只得去接大夫。平儿忙说：“单

你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回

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著呢。”平

儿听说，方罢了。 

  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终，缮其

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儿

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况他老头子和他

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



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顽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

耕，也须得他去，再一按时加些培植，岂不更好？” 探春又笑道：“可惜，

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忙笑道：“ 课咴更

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

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

花？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

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探春笑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草的

没有在行的人。”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

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编成花篮葫芦给我顽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笑

道：“我才赞你，你到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诧异，都问这是为何。宝钗

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著没事办，这会子

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

有个老叶妈，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和我们莺儿的娘极

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

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

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事又甚妥。”李纨平

儿都道：“是极。”【庚辰双行夹批：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则随时俯

仰，彼则逸才逾蹈耳。】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庚

辰双行夹批：这是探春敏智过人处，此讽亦不可少。】平儿笑道：“不相

干，前儿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很呢。”

【庚辰双行夹批：夹写大观园中多少儿女家常闲景，此亦补前文之不足

也。】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同斟酌出几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

的，用笔圈出。 

  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

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



例用多少外，馀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探春笑道：“我又想

起一件事：若年终算帐归钱时，自然归到帐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

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

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帐，他还不捉弄你们等

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

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园子里是我的新创，竟别入

他们手，每年归帐，竟归到里头来才好。”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

用归帐。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

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

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

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

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

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

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虽然还

有敷馀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粘补自家。虽是兴

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象。所

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

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

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

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馀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

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

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

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馀无馀，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

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

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



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

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

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

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

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

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

搓著，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

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坐

吃三注’的？”宝钗笑道： “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

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

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儿，别的姑

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们奶奶又多病多

痛，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

娘托我。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了小分沽名钓

誉，那时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

们素日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子，都是你们照

看，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遵矩的，原该大家齐心，顾

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犹可，倘或

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番。你们这年

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的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

统，他们如何得来作践。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大

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的谨谨慎慎，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

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伏。也不枉替你们筹画进益，既能夺他们之

权，生你们之利，岂不能行无为之治，分他们之忧。你们去细想想这话。”



家人都欢声鼎沸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

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刚说著，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

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著，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

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

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李纨也看过，说：“用上

等封儿赏他。”因又命人回了贾母。贾母便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也都

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

收。”贾母因说：“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赏封赏男人，只怕展眼又

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 一语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

请安。”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 

  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纪，穿戴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别。请安问

好毕，贾母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谢了坐，待宝钗等坐了，方都坐下。

贾母便问： “多早晚进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说：“昨儿进的京。今日太太

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故令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贾母笑问道：

“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今年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

旨进京的。”贾母问道：“家眷都来了？”四人回说：“老太太和哥儿、两

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了。”贾母道：“有人家

没有？”四人道：“尚没有。”贾母笑道：“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

都和我们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去说，全亏府上

照看。”贾母笑道：“什么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

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们才走的亲密。”四人笑道： “这是老太

太过谦了。”贾母又问：“你这哥儿也跟着你们老太太？”四人回说：“也

是跟着老太太。”贾母道：“几岁了？”又问：“上学不曾？”四人笑说： 

“今年十三岁。因长得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



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

么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

宝玉。”贾母便向李纨等道：“偏也叫作个宝玉。”李纨忙欠身笑道：“从

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儿之后，我们

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亲友家也倒似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

却记不得真了。”贾母笑道：“岂敢，就是我的孙子。人来。”众媳妇丫头

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

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 

  众媳妇听了，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

“唬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道我们的宝玉后

赶着也进了京了呢。”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忙也

笑问好。贾母笑道：“比你们的长的如何？”李纨等笑道：“四位妈妈才一

说，可知是模样相仿了。”贾母笑道：“那有这样巧事？大家子孩子们再养

的娇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黑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的齐整。这也没有

什么怪处。”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

样。我们看来，这位哥儿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贾母忙问：“怎见得？”

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我们那一个只说我们糊涂，慢

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 四人

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

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样

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

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

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

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

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道：“老太太这话正是。



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人客，规矩礼数更比大人有礼。所以无人

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

偏会说，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爷太太恨的无法。就是弄性，也是小

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

情，都还治的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

一语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进来问过安。他四人请了安，大

概说了两句。贾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亲捧过茶，方退出。四人告辞了贾

母，便往王夫人处来，说了一会家务，打发他们回去，不必细说。 

  这里贾母喜的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却一般行景。众人都为天

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爱孙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

什么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性情，自为是那四人承悦

贾母之词。后至蘅芜苑去看湘云病去，史湘云说他：“你放心闹罢，先是

‘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 ’，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很了，你逃

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

了？”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笑

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怎么匡

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虎虽同貌，却不同

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湘云没了

话答对，因笑道：“你只会胡搅，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

无干。”说著便睡下了。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然亦似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

睹。心中闷了，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就忽忽的睡去，不觉竟到了一

座花园之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竟又有这一个园子？”【庚

辰双行夹批：写园可知。】正疑惑间，从那边来了几个女儿，都是丫鬟。宝

玉又诧异道：“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庚辰



双行夹批：写人可知。妙在更不说“更强”二字。】只见那些丫鬟笑道：

“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宝玉只当是说他，自己忙来陪笑说道：“因我

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园，好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鬟都笑

道：“原来不是咱家的宝玉。他生的倒也还干净，【庚辰双行夹批：妙在玉

卿身上只落了这两个字，亦不奇了。】嘴儿也倒乖觉。”宝玉听了，忙道：

“姐姐们，这里也更还有个宝玉？”丫鬟们忙道：“宝玉二字，我们是奉老

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寿消灾的。我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那里远

方来的臭小厮，也乱叫起他来。仔细你的臭肉，打不烂你的。”又一个丫鬟

笑道：“咱们快走罢，别叫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厮说了话，把咱熏臭

了。”说著一径去了。 

  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涂毒我，他们如何更这样？真亦有我这

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又诧异道：“除

了怡红院，也更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

一个人卧著，那边有几个女孩儿做针线，也有嘻笑顽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

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

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

“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

才作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

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头，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

了。”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

上的忙下来拉住：“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 “这如

何是梦？真而又真了。”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唬得二

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快回来！” 

  袭人在旁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时宝

玉虽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门外指说：“才出去了。”袭人笑道：“那是你



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影儿。”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

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人捧过漱盂茶卤来，漱了口。麝月

道：“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镜子。小人魂不全，有镜子照

多了，睡觉惊恐作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

好；往前去，天热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

躺下照着影儿顽的，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不然如何得看着自己叫

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儿挪进床来是正经。”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

叫宝玉，不知有何话说──【庚辰双行夹批：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 


